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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康（京剧表演艺术家）：

2019年对我来说是难忘的，在这一

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在12月30日，由中

国文联为沈鹏、吴雁泽老师和我而办的第

三届文联知名老艺术家成就展在京开幕，

这个展览通过对老图片还有一些具有纪

念意义的历史实物的梳理和展出，帮我回

顾和总结了这一生走过的艺术道路。回顾

往昔，我感到既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欣

慰。对我热爱的京剧事业，我这一生奋斗

过、努力过，尽到了我们这一代戏曲人应

尽的责任，我是无愧于心的也是幸运的。

同时我也感到，作为中华传统艺术最具特

色的集大成者，我们的戏曲艺术无论是在

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贫穷落后的时候，

还是在今天这个新时代，都一直受到历届

政府、国家领导人和普通百姓的支持，正

因为如此，这门古老的艺术才能在今天焕

发出勃勃的生机。京剧是门活的艺术，它

靠一场场演出积累经验凝聚观众，所以京

剧的今天靠的是一代代老艺术家和我们

当代这些戏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在我看

来，无论哪一代艺术家的付出都非常了不

起。所以今天，在迎接未来之时，我们永远

不能忘记他们。我们应该感谢所有曾为京

剧、为中国的戏曲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人，

要向他们学习，要不断改进不足，向前进，

只有这样，京剧的明天、戏曲的明天才会

越来越好。

新的一年，我想祝愿所有戏曲界的同

仁和我的好朋友们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

体和良好的心态，我们还要不断继承和创

新，要为戏曲争取更多的当代观众。这个

艰巨的任务尤其需

要年轻一代去努力

奋斗完成，需要他

们淡泊名利，只问

耕耘不问收获，因

为只有真诚地对待

观众，艺术家才能

获得最真实的回报。新的一年我还希望我

们《文艺报》也能取得更大的成绩，能更多

地向全社会宣传文艺界的正能量，因为人

的成长是需要不断培养与启迪的，而报纸

就是我们最好的阵地。

潘鲁生（民间文艺家）：

辞别 2019，迎来 2020，21世纪即将

走进一个新的10年。在这承前启后的时

刻回顾过往、展望未来，我们由衷地感到

振奋又踏实。新时代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

的伟大征程，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发展方针，民间

文艺迎来了新发展，呈现出了新气象。过

去的一年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

程”取得首批成果，涉及12个门类的12个

示范向社会发布，盛世修典，纪录了新时

代文化发展的壮丽篇章。“中国民间工艺

集成”编纂出版工作全面推进，为民间艺

人立传，为民间工艺存档，保留了世代传

承的文化记忆，续写了“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的时代篇章。全社会文化自信

更加坚定，文化传承与发展意识进一步

增强，“我们的节日”文化活动更加红火，

“民间文艺之乡”更有活力，民歌民谣、民

间舞蹈、民间工艺成为人民群众最真切

的乡愁记忆、最美好的文化创造。民间文

艺如山花烂漫，展现出了新时代文艺的

勃勃生机。

新的一年里，我们还要进一步走进乡

土田野，倾听人民群众的文艺心声，服务

人民群众的文化生

活。我们要深入开展

民间文艺创作、组织民间文艺活动，以民

间文艺为载体和纽带，更好地团结和服务

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以研究、创作和文

化活动助力民间文艺繁荣，增添人民生活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以民间文化创造增强

凝聚力和认同感，并表达人民对新时代的

梦想和追求。新的一年迎着新春田野大地

的气息，望民间文艺也能以新的发展迈向

更广阔的未来！

冯双白（舞蹈理论家）：

2019年特别难忘，在上海举行的中

国艺术节上，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作为

开幕大戏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当时，全场

观众都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地观看这部

谍战舞剧作品，演出结束时场内掌声雷

动，不少观众眼含热泪。这是一个令人难

忘的时刻。一部红色题材的舞剧在很短时

间内就已演出百场，商演合同甚至已签到

了2021年的下半年，可以说，它创造了中

国舞蹈界的一个全新记录。在我看来，

2019年中国舞蹈创作的重大突破与收获

还在于舞台上出现了一些富有时代特性

与现实意义的全新艺术形象。如同样获得

好评的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将20世

纪60年代的故事和今天独生子女的教育

现状结合在一起，大胆地采用时空交错穿

梭的艺术手法，通过对比展示了深刻的艺

术内涵。舞剧之外，2019年一些小型舞蹈

作品的创作同样令人惊喜。如民族民间舞

领域中的《花儿永远这样红》《额尔古纳

河》等奉献出生动而精致的艺术样式，少

儿舞蹈《龟兔赛跑》《乐土》《边走边唱》等

把孩童世界的纯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做了非常巧妙而感人的结合。街舞创作方

面，继《黄河》之后推出的《斑铜》，在街舞

的动律中融入了云南铜匠艺人的身姿和

劳作韵律，刷新了人们对街舞这一外来舞

种的认识。回顾2019年中国舞蹈创作多方

面、多领域、多层级的努力和成绩，我深切

地感受到，文艺工作者只要心系人民，心系

时代，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才可

攀登令人仰慕的艺术高峰。

王浙滨（编剧、电影制片人）：

2019年是令我刻骨铭心的一年。元

旦回长春，我和父亲在医院里度过了他

99周岁的生日。父亲是个乐观豁达的人，

年迈之后，他总喜欢给活着找一些目标：

我要活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用出国

门在家门口看奥运会多么自豪；我要活到

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再获一枚

国家颁发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戴

在胸前再一次走过天安门多么光荣；我要

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要

告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而牺牲的战友们

的在天之灵，他们年轻的生命在战火中没

有白白倒下……

在父亲99周岁生日那一天，父亲告

诉我，他已经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字地读完

了我创作的两部新剧本。他对我承诺，要

活到我为 2022北京冬奥会编剧的电影

《我心飞扬》、为北京紫禁城建成600周年

编剧的电影《清明上河图》拍摄完成。他

说，“我至少要活到2020年，活到100周

岁，放心吧，没的问题。”带着这份沉甸甸的

承诺，回到北京后我更全身心地投入创作。

可万万没有想到，12天之后，父亲没有信

守他对我的承诺，在北方最寒冷的冬日安

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父亲在战争

年代出生入死，五个脚趾头被炮弹炸飞留

在了孟良崮战场上。在和平年代，他始终拖

着那只残脚忘我地为新中国建设工作着，

他比他所有的战友都健康都乐观都幸运

都坚强，可他惟独没有完成对女儿的承

诺，他认为那不成问题的问题，将是我多

么大的遗憾啊……2019，悲伤永存于我心

里，而创作却一天也不敢懈怠。因为承诺

即是永恒，我当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刘 江（导演）：

“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

不恋。”曾国藩的座右铭说得好！既过不恋

说的是，已过去的就不必再纠缠留恋。但对

于影视人来说，在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时

刻，还是不免感到有些踟蹰、徘徊。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我们总能听到一

些消息：某影视公司已经破产，某影视城

过去门庭若市现已人迹罕至，某影视展已

无人看展等等。消息说的也许是实情，但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现

象？在我看来，影视界经历了一次严重的

“发烧”。为何会发烧？因为有“毒素”侵蚀

行业，而行业的“免疫系统”与之展开了激

烈的厮杀。那这“毒素”又是什么？答案是：

急功近利的拜金主义和浮躁的创作心态，

是假数据的盛行与评判体系标准的丧失。

而丧失了公正评判体系的行业，注定会导

致混乱，导致运作取代创作，导致劣币驱

逐良币。那么，什么又是行业的“免疫系

统”呢？即不做金钱的奴隶之信念，即对专

业和审美的坚守与敬畏，这是一个行业得

以庚续的良知和操守。

“洗尽铅华始见金，褪去浮华归本

真。”我相信大浪淘沙之后，真正好的作品

必将留下，而中国影视业的发展正在走上

新的坦途。

王俭（剧作家）：

回望2019年，我有两部原创话剧相

继上演：《追梦云天》聚焦国产大飞机的研

制；《龙腾伶仃洋》反映港珠澳大桥的建

设。二者同属工业大题材，对戏剧而言则

是难以承受之“重”。面对这样艰巨的命题

作文，我曾望天生畏、望洋兴叹，但还是迎

难而上做了出来，因为向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献礼需要这样的剧目，而此类戏的创

作亦需要剧作家的探索和突破。文艺创

作者与工程建设者一样，仅有使命担当还

不够，还必须具有攻坚克难的智慧和功

力。写戏如造桥，要在深刻性和生动性、

行业性和戏剧性、高度和温度、事件和人

物、伟大和平凡、成就和磨难、欢乐和痛苦

以及剧场和观众之间，建起一座座坚固而

美观的桥梁。我力图刻画剧中人在心灵

跑道的艰难起飞，揭示情感之海的跨越和

精神之桥的构建。然而，受限于主客观等

种种因素的制约，剧作尚有诸多遗憾。新

时代英模辈出，但并非简单复制就能促成

舞台上的欣欣向荣，关键在于如何以更高

的质量标准建造好艺术之“桥”。期待在新

的一年及将来，我还能继续“试飞”“造

桥”；还能更加深入地开掘人物内心的“海

底隧道”，营造冲突的汹涌波涛，在灵魂的

天空穿云破雾，描绘生命的航迹，折射时

代的投影……

钱林森（剧作家）：

人一上了岁数就会感觉时间跑得飞

快，好像一年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这年就

又要跨过去了。30岁前总感觉年是个慢

郎中，老等不至；而一过60岁，它好像就

变成急惊风了，总是让人跑不赢。《说文解

字》里有注：“年，谷熟也。”可见，年是人们

盘点收成的时间节点。

回顾我的2019年，这一年过得有点

仓促但也还顺利。说小不小说大不大的事

儿做成了一件，即写成了一部剧并拍完，

还赶在跨年之际在央一黄金时段播出，也

算是谷熟的年庆了。这就是我继《绝命后

卫师》之后的“绝”字第二部剧：《绝境铸

剑》。该剧是为纪念古田会议90周年而创

作的，但我们的故事却并未直接正面叙述

古田会议的召开及其彪炳千秋的伟大意

义，而是写了一支在1928年闽西农民暴

动中起家的小队伍和一群小人物及他们

的成长。故事的切口是小得不能再小了，

但其展开后的主题却也正好契合了古田

会议的精神，播出后看看，这“以小见大的

别树一帜”让我这编剧心中也不免有些

“自得”。

新一年我要做的还是一件事，即创作

绝字三部曲的第三部：《绝密使命》。年前

我已写完了剧本大纲，据说7月电视剧就

要开机。看来，2020又会是忙碌而仓促的

一年了。但我的心中一是有了目标；二是

时代的裹挟让人停不下脚步，就年岁而言

咱虽已处于劣势了，但论“绝对里程数”，

还是可以占些优势的。所以，都别停步，下

一年谷熟依然可期。

宁海强（导演）：

2019年是中国电影业丰收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电影人献礼制作了一大批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影片，其中我

有幸参与了影片《决胜时刻》的创作。这部

影片再现了当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进

入香山双清别墅后，组织渡江战役解放全

中国、筹划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新中国开

国大典等辉煌历程。在对历史人物的刻画

方面，《决胜时刻》采用的是生活化、接地

气的表现方式，注重人物细节的刻画，希

望以此表现出叱咤风云的领袖们的亲切

可爱。影片中每个主要人物身上都承载着

一段历史。如片中刘少奇同志在新中国成

立前对经济领域所遇问题的谋划和运筹；

周恩来同志对筹备政协会议的热情；朱德

同志对渡江战役的关注和指挥；任弼时同

志对中苏关系的建议等。影片“以小见大”

的人物塑造和事件表达以及创新的艺术

化呈现成为创作改编的重点，亦成为这部

献礼电影的最大特色。而人物身上体现出

的浓浓情感和其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也

让观众深深为之动容。

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一个即将留

学读研的北大女孩儿在看过影片后改变

了毕业后想留在国外的想法，而决意学成

后报效祖国，这说明我们通过电影艺术激

发了青年人内心那种感同身受的家国情

怀。在我看来，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人正在用

年轻人熟悉的方式和年轻人对话，在用紧

张、好看、震撼、大气的影片吸引年轻人的

同时也在传播着时代精神与主流价值观，

让青年人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家国之间

的那份血脉相连。而作为电影人也只有认

真倾听，勇于创新，才能创作出更多人们喜

闻乐见且具有深刻情怀的电影。

梁振华（剧作家）：

2019，由我编剧的电视剧《澳门人家》

带给了我异样的温暖。三湾斜街上的老梁

家，永葆“中国心”的三代人，情缘纠葛，离

合聚散。“梁家大屋”的失散与复得，夫妻情

谊的破裂与弥合，家庭的分崩与团聚——

无不蕴涵着关涉“回归”的隐喻。在我看来，

真正的“回归”是内在而久远的，是精神归

宿上的共鸣。归根结底，澳门的回归并不

只是简单的主权上的回归，而是澳门百

姓、大陆同胞双向互动的心灵回归。

“有信，有心，有信心”，是梁家的百年

祖训，也是贯穿这部剧的精神主题。行事

讲究信誉，待人交付真心，对未来葆有信

心——这些信条既是生活态度，更是一股

精神气质，它源自那片土地上悠久绵长的

道德传统，也折射出了平凡的澳门人沐雨

栉风、豁达奋发的人生哲学。《澳门人家》

播出期间，很多观众在网上交流并探讨观

感。我们都曾经历坎坷与困境，我们也都

憧憬未来与幸福。每当寒冬时节，终将是

那些抵御风雨、凝聚信念的力量给予我们

以莫大的安慰与温暖。2020年春天，我编

剧的亲情剧《妈妈在等你》即将开拍。这部

剧讲述了辽北乡村一位名叫“石竹”的母

亲将5个孩子拉扯成人的故事，时间跨度

长达25年，作品中传递了人世间最质朴、

最动情、最坚定的呼唤，其中有我对天底

下母亲的敬和爱，也融汇了我对改革时代

充满温情的感知。

在我看来，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段温暖

而百感交集的旅程。我怀念创作过程中的

每一点焦灼与欢愉，怀念每个人物、每段

情节从指尖与键盘的摩挲间诞生的历程。

而我最期待的，则是从岁月和心灵里生长

出来的故事，带着勃勃生气与观众的相

逢。对写作者来说，这是出发后的抵达，亦

是远行后的还乡。

石倚洁（歌唱家）：

2019年似乎还在继续，时间就瞬间

转换到了2020年的边界。这一年细想起

来，于我而言有一些特别的时刻。

年初，我迎来了艺术生涯中首版《茶

花女》的正式演出，出演剧中的阿尔弗莱

德。这是我主演的第40部歌剧，演出既是

一次圆梦，也是对自我的一次突破。暮春

时节，我在欧洲演出了《弄臣》。虽然两年

前在智利也曾演过，但在欧洲还是第一次

正式登台，合作对象又是赫赫有名的柏林

德意志歌剧院。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从

观众、指挥到剧院经理都不约而同地对这

次演出以及我饰演的曼图亚公爵这一角

色给予了很高赞誉。随后，在西班牙加那

利群岛的特内里费歌剧院我又演出了一

次《弄臣》。7月，我在西班牙还演出了《拉

美莫尔的露琪亚》，被评

为西班牙瓦伦西亚歌剧

院 的“ 年 度 最 佳 男 高

音”，而这部歌剧也将成

为我今后常演的保留剧

目。此外，大型音乐舞

蹈史诗《奋斗吧，中华

儿女》也是我今年参与

的重要演出。整场演出

回顾了新中国的沧桑

巨变，让我们再次感受

到了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而这次饱含荣

誉感的演唱无疑也将成为我人生中一次

难忘的经历。除此外，我还获得了一些新

的舞台体验。比如在电视节目《歌手》中与

龚琳娜、王佩瑜老师的合作。我们用三种

唱法共同演绎了歌曲《武魂》。未来我希望

能以更多形式和更多可能来推广美声。

2020年我将第一次站在维也纳国家

歌剧院的舞台上出演威尔第的《法斯塔

夫》，四场重要演出中还包括维也纳国家歌

剧院现任院长多米尼克·梅耶尔的告别卸

任演出。同样富有挑战的还有将在西班牙

上演的贝里尼的歌剧《清教徒》，虽然2019

年11月我曾在法国马赛歌剧院演唱过该

剧的音乐会版，但歌剧的演绎仍是不敢掉

以轻心的……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看着自

己满满的日程表，感到好像还来不及回忆

就已被推向了下一个目的地。不管怎样，年

轻人不可辜负岁月与时光，新的一年让我

们一起，期待更多的惊喜与收获。

宋方金（剧作家）：

2020年到来了，在此祝《文艺报》的

读者朋友们新年快乐！要说今年的辞旧迎

新，我比往年多了些感慨。因为当下新年

的“新”我感到已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

了。5G、人工智能等新生事物已真正进入

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个技术不断升

级、审美观念和审美需求正在并将继续发

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到来了。求变不再是一

种心态和勇气，而是一种摆在眼前的激烈

挑战。就我所处的影视行业来说，短视频

已登上舞台跟长故事争夺注意力，作为一

个讲故事的人，机遇和竞争同在，压力和

动力并存。过去的一年，我编剧和监制了

三部剧集。都市欢乐喜剧《热爱》已在卫视

和网络平台播出，都市励志剧《甜蜜》和网

剧《刺》都将于 2020年上半年跟观众见

面。这三部剧中既有我对既往故事规律的

遵守和开掘，也有在新技术环境下对故事

讲述手法的变革和探索。新的一年，我还

将编剧并制作一部农村题材的剧集《一生

高贵》。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编剧，我

对乡村怀有深厚的感情和赤诚的热望。这

部剧集将集中呈现这些年来我对中国农

村的观察和思考，展现近些年来那里发生

的可喜变化。我多希望在说出下一个新年

快乐之前，能让大家看到这部生机勃勃的

剧集。2020，我们故事里见。

申 奥（剧作家）：

2019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第一部

电影历时3年，历经坎坷，终于公映。初出

茅庐，始终惭愧署上“作品”二字，视为对

“作品”的定义之敬畏。总结起来教训比经

验多，遗憾比收获多。该走的弯路九曲回

肠，想抄的捷径荆棘密布。创作者最大的

郁闷莫过于创作不由衷，表达不充分。“致

知力行、继往开来”，来日方长，吾辈当以

八字自勉。感谢所有喜欢电影《受益人》的

观众，我因此获得继续从事导演工作的

“上岗证”；同时也感谢所有不喜欢它的人

对我的鞭策和指正，我必将

引以为戒，三省吾身。

新年将至，我下一部电

影的创作已在途中，但愿那

时我能用最硬的弓，使出浑

身的力，拉得又紧又满，射它

个百步穿杨。于那作品面世

之时，再自信地署上“作品”

二字，并在更远的未来，为

“作品”而创作，而表达，而呐

喊，而喝彩。

2020，我们作品里见
———文艺家新年寄语—文艺家新年寄语


